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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词初起于唐，乃乐府之遗，声诗之属。晚唐五代时 “花

间词”和 “敦煌歌辞”已颇流行。 “花间词”出于士大夫，

多作于饮筵席间。“敦煌歌辞”则作者较杂，内容多样，流

传民间亦广。敦煌 《云谣集》为现存最早词集。 《花间集》

则是词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集，其沉艳风格奠定了 “词为艳

科”的本色传统。五代以南唐、后蜀君臣之词最为著名，其

中李煜的成就最杰出。王国维 《人间词话》评：“词至李后

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亡国之音，血泪写就，自是哀恻动人。王国维又评李煜：

“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此语虽稍过誉，也足

证李煜之伟大。花间词人以温庭筠、韦庄名声最著。温词大

多秾丽绵密，韦词则倾向清丽疏朗。两者浓淡、疏密有别。

在温、韦之外，另一颇为重要的词人是孙光宪。孙词得之中

正，且视野开阔，清刚妩媚，不尽一味沉艳绮靡。

词至两宋，无体不备，盛极一时，使宋词有一代文学之

称。宋初之时，士大夫乃多衍仿花间之作，后人遂称之为

“宋初体”（刘熙载 《艺概·词曲概》）。至柳永一出，“凡有

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柳词多近俚俗，故能一时洛阳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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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士大夫看来，却是不足取的。与柳永同时的晏殊就曾讥笑

柳词过于香艳、俚俗，后来李清照也责其 “词语尘下”。柳词

另一特征是讲究词之用笔，如能用逆笔、上下阕情景互生，是

为 “屯田 （柳永官至屯田员外郎，故称）家法”。由柳永始，

慢词逐渐发展起来。慢词真正集大成者是周邦彦，其词笔最为

讲究。周氏提举大晟府 （官方音乐机构），为词的音乐性做出

了极重要的贡献。周氏发展了柳永、张先的慢词写作套路，影

响了南宋姜夔、吴文英、王沂孙等人的慢词创作，有 “结北开

南”之功。两宋期间，大家云集，大小二晏、秦七黄九、苏

辛、易安幽栖、白石玉田等等，各有其胜。其中，苏轼以诗为

词，词风较为豪放，却被李清照讥为 “句读不葺之诗”。后辛

弃疾以文为词，又扩大了豪放词风。豪放词风虽在当时被认为

是 “要非本色”，但至元代则渐被接受，与婉约词风分庭抗礼。

“告诸往而知来者”，唐五代两宋词之流变大致渊源若此，后世

通变应当如何，或可从中得一二启发。

入元代后，词在宋朝遗民中还有发展；至明代，则进入中

衰期；到有清一代，词学复振起大盛。明末清初阳羡派陈维崧

独尊辛弃疾，风格雄深雅健，甚至达于霸悍。清朝稳定后，阳

羡派则渐被浙西词派代替。浙西派倡导者朱彝尊，为一代词

宗，高举宋末词人姜夔、张炎，倡为 “清空醇雅”之词，一时

影响极大。然而，浙派词的表达内容较为狭窄。至清中期，经

学家张惠言开创常州词派，逐渐融和了浙西派。张氏编 《词

选》，提出 “比兴寄托”主张，并将花间温、韦之词，比附离

骚，自此词体益尊，词业鼎盛。随后周济标举 “问途碧山 （王

沂孙），历梦窗 （吴文英）、稼轩 （辛弃疾）以还清真 （周邦

彦）之浑化”，此即常州词派之学词门径。碧山词最重寄托。

学词者，可先有寄托入，后又无寄托出，求诸 “烟水迷离之

致”。梦窗和稼轩，一密一疏、一重一轻，一阴柔一阳刚，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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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两极。学词者可视个人才性如何而选择，以补弊纠偏。至于

清真词，音律协和，笔调多变，字格俱在，学词者正可模仿，

求其勾勒 “浑厚”，以达重、大、拙之境。再者，周邦彦一生

无多重大波折，正如一般人的人生一样，故而可学。前人云

“功夫在诗外”，须知大凡可学者，如格律如门径，仅为一般人

导以入门而已。

自周氏列出词学门径后，清代中后期，学之者甚夥，尤以

学梦窗词者最多。因为王沂孙生平难考，碧山词寄托遥深，虽

云 “问途”，但终究能得之者极少。此集所选詹安泰词即是一

例。自周济开列门径后，二百年间，“问途碧山”四字，唯詹

氏得之。辛弃疾是天才，一般人学稼轩词反而最易犯粗豪、叫

嚣之病，须另以补救。此集所选夏承焘词即为学稼轩上好典

例。夏氏天分、学力俱是极高，其词以白石 （姜夔）救稼轩，

是以 “清空醇雅”融托豪迈疏旷，因而兼得白石、稼轩二者之

长。梦窗词以晦涩著称，可学的是其 “密丽”词风。“密”即

章法谨严，“丽”即词面漂亮。梦窗词须是静心细读多遍，方

能体味其好处。前人有云：“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此论也

颇过，然而梦窗词腾挪起伏之笔法，确可为学词之训练。但名

家作手运笔之时，恐怕不会如此特意讲究。现代词人能 “火传

梦窗”（朱孝臧语）者，即此编中所选之陈洵。以上所列三家

———王沂孙、辛弃疾、吴文英，是为回应常州派词学门径之

说。也可备为后学者，一条门径之选。唐宋去当代已远，许多

词句、典章和人事都湮没难考，学之者也望洋兴叹。在摹习唐

宋词之外，另一条学词之路，即从清代、民国入手，时代稍

近，有大词人、大学者，且有门径可踵武其后，故而也可

推荐。

“学词门径”者，是为一般人而设。天分卓绝，自是不受

拘束。清末杨圻，诗宗盛唐，词则南唐后主之遗。其才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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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正与李煜颇为相近。其词哀感顽艳。销魂词客，绝代江山，

得南唐三昧之正也。近代大学者黄侃之词则情文深造，清丽温

婉，雅近淮海 （秦观）、小山 （晏几道）。冯煦曰： “淮海、小

山，古之伤心人也。”黄侃之词有些近似淮海，但实是源出小

山。小山千古情痴，其痴癖也在不可学之数。此为天性使然。

集中所选杨圻、黄侃两家词，惊才绝艳，可堪玩赏。

现代女词人颇夥，因选集所限，聊备三大家。吕碧城、沈

祖棻与丁宁可鼎足而立，并称二十世纪三大女词人。三者之

中，本色词两家，是沈祖棻和丁宁之词。近人多将沈、丁两人

拟为易安 （李清照）。但在易安之外，沈祖棻更接近晏几道。

沈词可评以：“江山飞燕，家国斜阳；韦 （庄）冯 （延巳）遗

响，凌越易安 （李清照）。”其词中常有 “江山”、“飞燕”、“斜

阳”等字眼，暗合身世家国之叹。丁宁之词则芳馨冷艳，凄咽

空灵，也是时代、身世使然。两家俱守律极严，铸语精工，词

心婉曲。然而，沈词缠绵温厚，丁词清峻凛冽，一热一冷，面

目稍异。两家全面继承了唐宋婉约词风，可为本色词之两翼。

另一位女词人吕碧城，才华卓绝，足迹遍及五洲四海。她将异

地见闻，兼镕经史，入诸词作，皆是前人未道之境。吕碧城与

丁宁也有共通之处：其一是词中有豪壮之语，巾帼不让须眉，

盖因两人乃隐娘红线之流；其二是词风中冷峻的一面，也较为

接近。

通变篇仅列三位，分别是王国维、吕碧城和饶宗颐，都是

在现代时期不破词体，且又开拓千年未有之境的词人。王国维

《人间词话》将千年词学一分为二，自此往后，则为现代时期。

其词则小令当行出色，且迥前贤，惜乎慢词非其所能。王氏自

云其词：“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

日之所自信也。”王氏之词融入中西、古今哲学思考，凡抒情、

造境，大多为表达哲理。饶宗颐自称其继承詹安泰 （早期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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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哲理味）、王国维未竟之业，其词也重在说理。饶氏倡

“形而上词”，为千年词学另开一境，是学人之词的一个极致。

施议对先生评 “形而上词”为词之现代主义者。古今情、景妙

语，几乎皆为前人道尽，说理一途，虽是新境，然而也恐不是

一般人所能达到。欲大为发扬之，也极难矣。饶宗颐词的另一

特色，是和吕碧城相近，即为描摹域外事物，但比吕氏走得更

远，中外古今无论情、景、理，都可融入词中。饶氏现出版词

作中，有一部分遍和了周邦彦所有词作，可谓已尽得清真词之

神髓。后出转精，集大成者，莫过于此。凡此 “通变”三家，

虽列之以启后学，但恐非常人能及。

本集衍用丛书题名和体例，题为 《现代十家词精萃》，所

选十家，每家十首，合百首整。所选词家按作者生辰先后时间

排列，因各有侧重而分 “天才”、“门径”、“本色”、“通变”四

部。正文体例依次是：诗人小传、集评、诗题、题解、作品、

注释。本集所选词作部分已有前人注释，已在参考文献一节中

列出。在此谨向这些前辈学者，致以谢忱！今年春夏之交，仆

幸于澳门大学施议对教授处，亲沐教泽两月有余。本集之选受

施先生诸多启发，在此谨纪渊源、铭恩戴德。本集初稿完成之

后，又得承谭步云、彭玉平两位先生教正，在此也一并致谢。

其他赐教师友，恕不一一列出，但感恩之心，不敢或忘。集中

疏漏、不当之处，尚祈读者赐正！

姚达兑

２０１１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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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洵 （１８７０～１９４２）　

　

字述叔，号海绡，广东新会人。补南海县生员。少有才

思，因家贫随父至南海经商，后往江西瑞昌，为知县黄元直家

塾师。自此，客居江右十余年。其间，曾游北京、开封、沪、

杭等地。返粤后，以授徒自给。“岭南近代四大家”之梁鼎芬

推崇其词，将其词与黄节之诗并称 “黄诗陈词”。后居广州，

与粤剧名伶李雪芳 （雪娘）交善。雪娘艺誉与梅兰芳并称 “北

梅南李”。雪娘过浙江、沪上赈灾义演，携先生所咏词，恰被

诗界词坛名宿陈三立、朱彊村等人读到。朱氏读之大诧，以为

陈洵之词真能得梦窗之神髓。后又将先生与况周颐 （夔笙）合

称 “并世两雄，无与抗手”。又为其校印所著 《海绡词》，并题

曰：“雕虫手，千古亦才难。新拜海南为上将，试邀临桂角中

原，来者孰登坛？”龙榆生称：“自斯论一出，而海绡词名遂震

耀海内。”１９２９年，因朱彊村之荐，先生任广州中山大学词学

教授。１９３７年战乱起，中山大学迁避西南，先生以老病未随

往。１９３８年，移居澳门避乱。１９４０年，复回广州。逾两年，

日寇入侵，广州沦陷，病卒，年七十二。

先生著有 《海绡说词》等作。有词籍 《海绡词》，前二卷

收入朱彊村所编 《沧海遗音集》。１９４２年，龙榆生将 《海绡

词》未刊稿载于 《同声月刊》。现有最全版本为刘斯翰 《海绡

词笺注》，录词二百四十八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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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词学常州派，主师周 （邦彦）、吴 （文英）。其著 《海

绡说词》自谓：“吾年三十，始学为词。读周氏 （指周济）四

家词选，即欲从事于美成 （周邦彦）。乃求之于美成，而美成

不可见也。求之于稼轩 （辛弃疾），而美成不可见也。求之于

碧山 （王沂孙），而美成不可见也。于是专求之于梦窗，然后

得之。因知学词者，由梦窗以窥美成，犹学诗者由义山 （李商

隐）以窥少陵 （杜甫），皆涂辙之至正者也。今吾立周、吴为

师，退辛 （弃疾）、王 （沂孙）为友，虽若与周氏小有异同，

而实本周氏之意，渊源所自，不敢诬也。”又谓：“清真格调天

成，离合顺逆，自然中度。梦窗神力独运，飞沉起伏，实处皆

空。梦窗可谓大，清真则几于化矣。由大而几化，故当由吴以

希周。”陈永正先生 《岭南历代词选》评：“陈词早期力学吴文

英，字面奇丽秾密，意境晦涩。中岁后稍参周邦彦之浑厚和

雅，晚年之作净洗铅华，运密入疏，寓浓于淡，极见工力。”

赞曰：“倚伏提顿，密丽精严；神骨俱静，火传梦窗。”

【集评】

朱孝臧手批 《海绡词》：“神骨俱静，此真能火传梦窗者。”

又，“善用逆笔，故处处见腾踏之势，清真法乳也。”又，“卷

二多朴遫之作，在文家为南丰 （曾巩），在诗家为渊明 （陶

潜）。”又，《致陈述叔书札》：“公学梦窗，可称得髓，胜处在

神骨俱静，非躁心人所能窥见万一者，此事固关性分尔。”

叶恭绰 《广箧中词》卷三： “述叔词最为彊村翁所推许，

称为一时无两。述叔词固非襞积为工者，读之，可知梦窗

真谛。”

熊润桐 《陈述叔先生事略》：“先生之词，虽由梦窗以溯清

真，然常自谓得诀于汉魏六朝文，不但规模于赵宋诸家也。其

论词旨要，则以 ‘重、拙、大’三字为归，此其义又岂词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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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先生每念遭世衰微，埋忧无所，亦乐以词自托云。”

朱庸斋 《分春馆词话》：“述叔晚年之作，其卷三各词，多

有转近玉田 （张炎）者，不过法度仍为梦窗。其 《琐窗寒·重

九》一阕，已掺进白石、玉田风骨，故其致熊润桐函自称 ‘中

有极自赏’语。大抵作家暮年多运密入疏，寓浓于淡，即学古

之篇，亦去貌存神。”

陈声聪 《论近代词绝句》：“深辞密意海绡词，更为周吴进

一思。自是偏师尊涩体，能言琴带拙声宜。……洵词专为梦

窗，秾丽不及，而深涩过之，尝言： ‘昔朱复古善琴，言琴须

带拙声，否则与筝阮何异。’”

钱仲联 《近百年词坛点将录》：“马军五虎将天猛星霹雳火

秦明———陈洵。”

富寿荪、沈轶刘 《清词菁华》：“洵与顺德黄节齐名。其词

组织精严，所作大抵醇深浑雅，运意渊微，高者能抗衡朱 （祖

谋）、郑 （文焯）。遣词纡徐，寄兴在从容不迫处，而感时伤

乱，不掩其忧。梁鼎芬、朱祖谋特重之。”

刘斯翰 《〈海绡说词〉研究》：“海绡是将 ‘留’作为连笔

的基本大法，并将 ‘复’、‘伸缩’、‘勾勒’、‘照应’、‘提煞’、

‘脱换’、‘离合顺逆’、‘空际转身’、‘潜气内转’、‘笔笔断笔

笔续’等诸法作为其组成部分……”

黄兆汉、林立著 《二十世纪十大家词选》：“然其虽欲造美

成之堂奥而终不能得，以学梦窗太过，虽有婉曲低徊之致，而

亦步亦趋，下语不够晦涩而境界不宽。至其佳处，情深意足，

珠圆玉润，虽朱祖谋辈不能抗手。偶学疏放，颇得苏、辛家

数，惜乎亦仅属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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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连 环　

癸卯八月，相国寺街访瑶华故宅。
顾视辛丑回銮置顿，抚事郁伊。正不止怀古切声也。（１）

【题解】

此词作于１９０３年，载各版本 《海绡词》之卷首。刘斯翰

先生 《海绡词笺注》评析云：“开卷第一篇，如人之面目，故

为词家编集所重。据朱孝臧称，《海绡词》卷一乃其意为选定

篇次，此词明示词家政治立场，乃朱、陈所共持者也，语云：

‘诗人言志’，朱氏取之弁首，意在斯乎？词中 ‘概从销歇’四

字，无限感慨，以此收拾上阕，亦干净利落。”上引所谓 “政

治立场”，乃是晚清帝后党派之争中，支持光绪帝推行 “百日

维新”的改良派立场。

上阕以 “风雨如晦”兴起。大雨洗刷尘霏刚停，晚风又送

来声声梵钟，让人倍觉凄凉且孤独。芳草斜阳，喻指国势危

颓。“归妾”又暗合珍妃之死。庚子事变，帝后仓皇逃离北京

前，慈禧将光绪帝的爱妃赐死。此事对于拥护光绪帝的陈洵来

说是不忍道出的，故换用 “归妾”字眼。前两句以萧瑟氛围衬

写清廷之将亡。“又入”句从光绪帝回京说起。 “铜驼”、 “烧

灰”，概写归京后所见。八国联军进北京城烧杀掳掠，洗劫之

后，留下一片狼藉。“黍宫”，原典指周代犬戎破镐京，杀周幽

王，平王东迁洛邑，后来有士大夫经过故宫，见宗庙宫室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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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黍，不禁有江山兴亡之悲叹。此处指光绪帝在庚子之乱后，

重归宫中，不禁悲叹。下阕回笔写词人的感慨，又有思归之

意。“西风”句，指此时已是八月寒秋，又指八国联军的入侵。

着一 “又”字，足见天地无情。“故国秋回”，扣紧时序，补写

悲秋。末句谓，至此吊古伤情，不若归去，好好珍惜岁月。此

时，清室将亡，先生羁留于外，也无所作为，故而倦旅思归。

此词题为访瑶华故宅，触感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事而作，

? 栝历史事件，吊古伤今。词语多是化自王沂孙、吴文英之

词，而词风神韵极逼肖，得诸密丽厚重。

梵钟寒徹，洗尘霏暂阁，晚吹还掣（２）。

背细草、闲语斜阳，早魂断燕飞，那时归妾（３）。

又入铜驼，烧灰冷、似僧能说（４）。

想双蝉暗掩，梦短黍宫，概从销歇（５）。

西风又红水叶（６）。念江淮未霜，北雁先别（７）。

数倦程、独客销凝（８）。忍重写伤心，雨铃残阕（９）。

故国秋回，怨过眼、芳菲鸣? （１０）。

劝行人，未须吊古，但思岁月（１１）。
【注释】

（１）“癸卯”，即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相国寺街”，在河南省开封

市，以街有大相国寺而得名。“瑶华”，瑶华道人略称，原名弘旿，字恕

斋、醉迂，号一如居士，清宗室。乾隆年间封固山贝子，能诗工画。

“辛丑回銮”，初印本作 “庚子西巡”。辛丑年 （１９０１），慈禧与光绪帝从

西安返北京，途中供帐甚盛，经开封，驻十余日。吴永 《庚子西狩丛

谈》载：“（十月初二日）抵开封省城驻跸……行宫陈设极壮丽，入内瞻

仰一周，俨然有内廷气象矣。” “置顿”，安置处所。帝、后出巡，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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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途中居停之处。《隋书·炀帝纪》： “每之一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

羞殊味，水陆必备焉。”（２）“梵钟”句：“梵钟”，佛寺中的大钟。开封

大相国钟楼存有清代巨钟，高约四米，称 “相国霜钟”，为汴城八景之

一。清·纳兰性德 《浣纱溪·小兀喇》：“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

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洗尘霏”，指阵雨洗去尘霏。“暂阁”，暂停、

暂歇。“晚吹”，晚风。 （３） “背细草”句： “归妾”， 《诗经·邶风·燕

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毛传云：“《燕燕》，

卫庄姜送归妾也。”刘斯翰 《海绡词笺注》按：“写庚子之变，慈禧、光

绪逃离北京前，光绪帝目睹珍妃被慈禧太后赐死，词家所不忍言也，因

以诀别 （归妾）喻之。”又，宋·范仲淹 《苏幕遮》：“芳草无情，更在斜

阳外。”（４）“又入”句：“铜驼”，典出 《晋书·索靖传》：“靖有先识远

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烧

灰”，即劫灰，劫火的余灰。南朝·梁·慧皎 《高僧传·译经上·竺法

兰》：“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问东方朔。朔云： ‘不知，可问西

域胡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以问之，兰云： ‘世界终尽，劫火洞烧，

此灰是也。’”后因谓战乱或大火毁坏后的残迹或灰烬。上引句中法兰为

印度来华僧人。此句写帝后回銮所见。“烧灰”，即指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城，烧杀掳掠后的一片狼藉。（５）“想双蝉”句：“双蝉”，谓手帕，语本

唐·王建 《宫词》：“缏得红罗手帕子，中心细画一双蝉。” “黍宫”，指

经八国联军之乱后的清宫。语出 “黍离”典，见 《诗经·王风·黍离

序》：“《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

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后遂用作感慨亡国

之典。又，“梦短黍宫”，化自宋·王沂孙 《齐天乐》：“短梦深宫，向人

犹自诉憔悴。”（６）“西风”句：“西风”，秋风，此时八月；西风又可指

入侵的八国联军。故而此句有 “又”字，意指外国军队两次入侵北京事

件，一为 “火烧圆明园”，一为 “庚子事变”。“又红水叶”，典出此处暗

用 “红叶题诗”，结成良缘一典。出处有若干，情节略同，人事各异。

唐宣宗时，舍人卢渥偶临御沟，得一红叶，上题绝句一首，遂收藏于箱

箧中。后宫中放出宫女择配，不意归卢者竟是题叶之人。见唐·范摅

《云溪友议》卷十。其它出处，恕不赘引。（７）“念江”句：时先生正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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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江右，已有归意。 “北雁”，雁为候鸟，每年秋分后由北南飞，故称。

隋·江总 《于长安道归还扬州》：“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

菊，今日几花开。”（８）“数倦程”句：“倦程”，疲惫的行途。唐·李商

隐 《肠》：“倦程山向背，望国阙嵯峨。” “销凝”，销魂凝神。宋·柳永

《夜半乐》：“对此佳景，顿觉销凝，惹成愁绪。”此句写回首倦游，为之

黯然。（９）“忍重写”句：“雨铃”，原意为雨中闻铃声。又是 “雨霖铃”

略称，唐教坊曲调名。唐·郑处诲 《明皇杂录补遗》：“明皇既幸蜀，西

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

贵妃，采其声为 《雨霖铃》曲，以寄恨焉。”唐·元稹 《琵琶歌》：“因兹

弹作 《雨霖铃》，风雨萧条鬼神泣。”此处借唐玄宗事，映写光绪帝。

（１０）“故国”句：“故国秋”，唐·许浑 《韶州送窦司直北归》：“客散他

乡夜，人归故国秋。”“芳菲鸣? ”，化自战国·楚·屈原 《离骚》： “恐

鹈? 之先鸣兮，使乎百草为之不芳。”（１１）“劝行”句：宋·赵师侠 《念

奴娇》：“杜宇多情芳树里，只管声声历历。似劝行人，不如闻早，作个

归消息。”又，宋·辛弃疾 《贺新郎》：“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

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

　琐 窗 寒　

寓斋闻落木

【题解】

此词载刘斯翰先生 《海绡词笺注》卷一。先生曾自谓其词

初学王沂孙，此词多处浑化王沂孙诗句和句意，即可见一斑。

又，王沂孙在宋亡之后，曾赋 《水龙吟·落叶》，以寓亡国之

哀，身世之感。先生此词感兴意会皆近王词。此词兼及比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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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落叶、含悲秋，同时隐含前清遗民怨悱，可见其眷恋旧朝，

自伤零落的心态。

词义层层勾勒。首句即渲染了一个孤清冷寂且悲凉的氛

围。屋顶瓦上原是生满苔藓，如今又积着一层白霜；冷冷的月

色渗过屋檐摇摆的女萝；此际，又听到风吹叶落的声音。次句

换笔写 “梦转”，是对上句的补写。一梦醒来，先前门径里一

片绿阴，如今却是满地落叶。第三句借用 “红叶题诗”一典，

写前清遗民天涯沦落。意即：当他去翻残书时，不经意间发现

夹在书间的红叶，叶上写满了旧时的情事。上阕末句是点题：

未忘怀清室。“唱蝉”，即喻清室也。

下阕 “野水荒沟”回应上阕 “红叶题诗”一典。原典是指

宫女题诗于红叶之上，并让红叶随御沟流水带出宫外。但此词

中，“御沟流水”变成了 “野水荒沟”，即托出了今昔沧桑变化

的感叹。“空山”句以下，则写前清遗民的怨悱。他们隐遁江

湖，同病相怜，怨意难消。

此词萧瑟凄凉，借落叶悲秋，寓清室之兴亡，遗民之怨

苦。刘斯翰先生评曰：“上阕写眼前，仅拈出一红叶题诗作点

染，下阕绾合世间天涯沦落人，境界转大，章法可玩。”

甓藓雕霜，檐萝扫月，叶吹重听（１）。

匆匆梦转，改尽绿阴门径（２）。

掩残书、错翻堕红，旧情未了芳题省（３）。

又石阑几片，如何不护，唱蝉凄冷（４）。

愁凝。秋天迥。但野水荒沟，故寒新暝（５）。

空山自好，未与宫槐同咏（６）。

想江湖、摇落正多，雨声不到宵更永（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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